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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的动因、
行为与困境： 基于批判性地缘

政治理论的考察*

陈小迁**

  内容提要 以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审视， 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由

激进向务实转向。 原因在于： 地缘政治文化从 “重建乌玛” 向 “民族国家”
转变； 亟须获取政治与经济利益； 地缘政治视角受国际局势缓和及地区格

局变动影响， 逐渐趋于温和务实。 该时期伊朗的务实外交行为体现在： 区

域内层面与中东国家的缓和性外交， 跨区域层面与西方国家的战略试探性

外交， 泛区域层面与俄罗斯、 中亚等国家的合作性外交。 外交转向使伊朗

逐渐摆脱被孤立局面， 助力经济重建， 温和务实政治势力得以壮大。 然而，
宗教政治职能化压制了实用主义外交行为， 加之与其他地缘政治行为体之

间信任感淡薄， 安全困境激发地缘政治格局紧张多变， 地缘政治的遏制因

素导致伊朗外交转向乏力。 该时期伊朗外交转向担负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

命， 对当今伊朗外交实践仍有启示意义： 只有利用好自身地缘政治优势，
排除宗教的非利己性外交功能， 才能获取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

关键词 批判性地缘政治 拉夫桑贾尼 伊朗 外交转向

伊朗油气产能富集、 历史悠久、 文化辉煌、 地理位置险要、 政治体制独特、
人口资源丰富， 位于中东文明交往的环岛之上， 在国际政治领域被认为是 “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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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大棋局上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①。 伊斯兰革命以来， 在风云激荡的国际及地

区形势中， 伊朗凭借外交努力数次冲过暗流险滩。 两伊战争、 伊核问题、 美

伊关系等热点问题引发学者对其外交实践的持续关注， 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

栋， 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整体梳理型， 如刘中民对巴列维王朝到

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进行全面回顾， 指出伊朗须避免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
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②； 二是专题研究型， 如赵广成通过对霍梅

尼外交思想的研究， 梳理分析了其外交思想的渊源和理论体系③； 三是阶段分

析型， 如阿里·M. 安萨里 （Ali M. Ansari） 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的内外政

策进行研究， 认为其保守政策与强硬作风掀起了 “第三次伊斯兰革命”。④

就理论范式而言， 对于伊朗这种禀赋天成的国家， 从地缘政治学理论

透视伊朗的外交动向， 能够探察到诸多本因。 然而， 旧的地缘政治学范式

不仅大多唯地理而论， 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 历史、 时政等与外交

紧密互动的要素。 批判性地缘政治 （ critical geopolitics） 理论的兴起， 弥补

了旧地缘政治学研究范式的不足。 论及 “批判性地缘政治” 一词， 立论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该理论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

重构。⑤ 有别于前人， 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更加重视人类的政治行为与地理

环境之间的关系， 认为以地理空间为载体的自然景观与民族、 文化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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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美〕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 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 中国国际问题

研究所译，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第 55 ～ 56 页。
刘中民：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其特征》， 《宁夏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1 期。 此外还

有 Adam Tarock， Iran’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90， New York： Commack， 1999； Shireen
T. Hunter， Iran’s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2010； 等等。
赵广成： 《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渊源和理论体系》，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6。 此外还有对伊朗

与特定国际外交关系或外交决策体系的研究， 如 David P. Houghton， U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Iran Hostage Crisis， New York： Cambridge， 2001； Jamal S. Al-Suwaidi， Iran and the Gulf，
UAE： Abu Dhabi， 1996； Nadia von Maltzahn， The Syria-Iran Axis， London： I. B. Tauris，
2013； Sabrina Mervin， The Shi’a Worlds and Iran， London： Saint Paul， 2010； Eva Patricia
Rakel， Power， Islam， and Political Elite in Iran： A Study on the Iranian Political Elite from
Khomeini to Ahmadinejad， London： Brill Academic Pub， 2008； 等等。
See Ali M. Ansari， Iran Under Ahmadinejad： The Politics of Confrontation， London： Routedge，
2008； Christin Marschall， Iran’s Persian Gulf Policy： From Khomeini to Khatami， London： Rout-
edge， 2003.
以美国学者奥特瓦塞尔和阿格纽发表在 《政治地理学》 杂志上的文章 《地缘政治与话语：
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实践性理性》 为正式开端； 参见 Gearoid O. Tuathail and John Agnew，
“Geopolitics and Discourse： Practical Reasoning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Geogra-
phy， Vol. 11， No. 2， 1992， pp. 190 -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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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① 在地缘政治研究中， 有必要将文化差异、 民

族观念、 价值取向、 伦理判断、 政治理念等人类的主观因素融入其中。② 归

根结底， 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相比于旧地缘政治理论， 表现出脱离固化地

理范式的动态政治发展过程， 摒弃物质决定主义的人文衍生过程， 是国际

政治理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解构与重塑。 因此， 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更加

善于解释外交取向转换的变化过程， 也能够将国内政治的内因与国际政治

的外因有机结合到地缘政治研究的框架之中。 就伊朗外交而言， 虽然对拉

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实践的专门研究较少， 但事实上， 该时期的伊朗外

交实践经历了由保守向实用的转变过程，③ 处于伊朗前最高精神领袖霍梅

尼离世、 冷战烟消云散、 两伊战争结束等重大地缘变动背景之下， 具有承

上启下的重要意义。 因此， 以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为研究范式， 从伊朗历

史演进、 政治体制、 社会文化、 地缘嬗变等方面切入， 将会对拉夫桑贾尼

时期伊朗外交转向的动因、 行为、 困境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 地缘政治背景嬗变： 从激进向务实的外交转向动因

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认为， 地缘政治文化、 地缘政治视角、 政治与经

济利益， 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 （国际或地区局势）， 构成了影响某一国

家外交政策取向的考察体系。④ 外交转向与实践是地理、 历史、 文化、 时局

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⑤ 就拉夫桑贾尼时期而言， 伊朗外交转向根本

动因是地缘政治背景的嬗变， 主要体现在内部变因和外部变因两个方面。
从内部变因看， 伊朗的地缘政治文化 （geopolitical culture） 由 “重建乌

玛” 向 “民族国家” 转变。 地缘政治文化是历史、 地理、 文化、 经济等因

311

①
②

③

④

⑤

许勤华： 《评批判性地缘政治学》，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 年第 1 期， 第 19 页。
Gearoid O. Tuathail and Simon Dalby， “ Rethinking Geopolitics： Towards a Critical Geopolitics”，
in Simon Salby and Gearoid O. Tuathail eds. ， Rethinking Geopolitics， New York： Routedge，
1998， p. 2.
Anoushiravan Ehteshami， “The Foreign Policy in Iran，” in Raymond Hinnebush and Anoushiravan
Ehteshami eds. ， The Foreign Policies of Middle East States，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2，
p. 283.
Eva Patricia Rakel， Power， Islam， and Political Elite in Iran： A Study on the Iranian Political
Elite from Khomeini to Ahmadinejad， London： Brill Academic Pub， 2008， pp. 44 - 45.
Gearoil O. Tuathail， Critical Geo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p. 59 - 60.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FTh
9/tP
Jvsa
4F8
ICr
HH
pfA
7O
zwm
jZN
/ky
Yyv
6A
Ni4
Gw
6xY
54y
Y1b
X7d
u3V
f7c
fje

中东研究 2021 年第 1 期 （总第 82 期）

素所构成的地缘政治特性， 受地缘政治意象 （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等因

素影响。 地缘政治意象则是政府对其他国家的一系列战略假定。① 大卫·坎

贝尔 （David Campbell） 认为， 地缘政治意象是地缘政治文化变化的动因，
对国家主要人口群体认定边界形式 （ boundary-formation） 起重要作用。② 对

于伊朗而言， 历史文化、 地理环境、 民族主义及伊斯兰思潮勃兴等因素，
使其地缘政治意象演化为 “乌玛”③ 与 “民族国家” 概念之间的持续竞争。
伊斯兰教， 特别是什叶派传入伊朗之后， 逐渐与波斯民族情感和历史传承

融为一体。④ 18 世纪初， 伊朗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乌苏勒教法学派和艾

赫巴尔教法学派对穆智台希德 （ Mujtahid） ⑤ 的作用及地位展开了近一个

世纪的论战， 最终乌苏勒教法学派的观点得以传世。 乌苏勒教法学派认

为， 在政治、 宗教及社会等方面， 乌莱玛具有教导的权力， 民众对其教导

必须服从。 恺加王朝末期， 伊朗立宪革命所颁布的宪法中明确规定， 5 名

高级教士组成常设委员会， 审查议会法案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精神。 这些历

史遗产不仅为乌莱玛阶层在伊朗内政外交决策中处于核心位置预留了制度

空间， 还加深了地缘政治文化透视下的国家利益的伊斯兰属性。⑥

1979 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 随着法基赫政治制度的稳固， 霍梅尼及其

追随者将 “重建乌玛” 的政治观点外化于外交实践之中， 对现实国际和地

区秩序提出质疑， 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共同体。⑦ 伊朗以 “输出革命”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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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Aylin Güney and Gökcan Fulya， “Greater Middle East as a ‘Modern’ Geopolitical Imagination in
the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Geopolitics， Vol. 15， No. 1， 2010， pp. 22 - 25.
David Campbell， Writing Security：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Minne-
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2， pp. 88 - 89.
“乌玛” 即穆斯林共同体， 是伊斯兰教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穆斯林 “信主独一” 的

具体体现。 在历史维度上， 自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立第一个 “乌玛” 以来， 被哈里发体制

所继承； 20 世纪以来则成为穆斯林学者及思想家追求伊斯兰教现代政治模式的表述话语。
见 Abdullah Saeed， “Umma”， Encyclopedia of Islam and the Muslim World， in Richard C. Martin
eds. ， Macmillan： Thomson Gale， 2004， pp. 623 - 624； Reuven Firestone， Jihad： The Origin
of Holy War in Isl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18。
Robert Hillenbrand， Islamic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9， p. 228.
穆智台希德， 指伊斯兰教法和教义的权威学者。
Roger M. Savory， “Rise of a Shi’i State in Iran and New Orientation in Islamic Thought and Cul-
ture，” History of Humanity： Volume V： From the Sixteenth to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Peter
Burke and Halil Inalcik eds. ， London： Routledge， 1999， p. 263.
Asghar Schirazi， The Constitution of Iran： Politics and the State in the Islamic Republic， London
and New York： I. B. Tauris， 1997， p.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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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思想， 期许伊斯兰神权政治体制传入其他伊斯兰国家， 甚至在非伊斯

兰国家生根理政。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具有 “伊斯兰秩序” 的 “现代乌玛体

系”。 然而， 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近代以来最高政治权力所有形式， 让渡主

权并不意味着否定民族国家的自身价值， 文明之间的交往也必须建立在独

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形式之上。 因此， 革命后霍梅尼等人所定义的地理意象

突出乌玛的作用， 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交往中陷入了宗教理想主义的窠臼。
事实上， 霍梅尼以及其他政治精英敏锐地意识到了革命之后外交取向上的

问题。 在霍梅尼的应允下， 伊朗外交部门对 “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 只要

伊斯兰” 的政治口号加以说明， 表示反对的是外国列强的统治， 而非彼此

之间的交流。① 随着霍梅尼离世前外交态度的略微改变， 以及哈梅内伊和拉

夫桑贾尼的双双上台， 伊朗的地缘政治文化也向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实用

主义转变， 淡化了伊朗在世界及地区体系中的乌玛认同与伊斯兰主义外交

责任。
就伊朗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言， 伊斯兰革命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

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 人才流失及经济发展失衡， 国际社会的孤立形势等

因素， 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② 1979 ～ 1985 年， 围绕国家政权构建，
霍梅尼及其追随者与不同政见者之间展开了血腥的斗争， 伊朗政局动荡不

安。 更为严重的是， 除战争因素外， 经济治理失效导致伊朗的经济结构失

调， 发展模式固化， 丧失了经济增长活力。③ 1978 ～ 1988 年， 伊朗国内生产

总值平均每年下降 1. 5% ④， 石油收入从 20 世纪 70 年代占整个国内生产总

值的 30% ～ 40% 下降到 80 年代的 9% ～ 17% ， 石油产量从每天 560 万桶下

降到每天 220 万桶。⑤ 此外， 两伊战争引发伊朗人口向东北部大城市迁移的

浪潮， 经济疲软的私营部门无力吸纳过多的剩余劳动力， 加之城市化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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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Jerrold D. Green， “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in Iranian Foreign Policy，” Journal of South Asian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1993， Vol. 17， No. 1， p. 64.
Amuzegar Jahangir， Iran’s Economy Under the Islamic Republic， London： I. B. Tauris & Co. Ltd，
1997， pp. 269 - 309.
Anoushiravan Ehteshami， After Khomeini： The Iranian Second Republic，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p. 96 - 99.
Vahid Nowshirvani and P. Clawson， “The State and Social Equ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Iran，” in
Myron Weiner and Ali Banuazizi eds. ， The Politics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Afghanistan， Iran，
and Pakistan， New York：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pp. 249 - 254.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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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增长迅猛产生了高失业率问题， 至 1988 年伊朗失业率达到了 30% 。①

1989 年， 伊朗 80% 的经济部门被收归国有， 但公共部门数量的增长并没能

消除贫困， 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②， 国家经济遭遇了 23% 的通货

膨胀率③， 濒于崩溃。 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迫使当政者做出改变， 从外部打

开缺口， 将国家拉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从外部变因看， 伊朗的地缘政治原景 （ geopolitical visions） 受国际局势

缓和的影响， 诸多地缘纷争得以搁置处理。 地缘政治原景涉及外交政策以

及集体战略行为 （collective mission） 中对是否安全、 有无利益的考量。④ 地

缘政治视角既由一成不变的地理因素决定， 也会因政治及经济潮流的折转

而流变。⑤ 但是， 地理环境因素是国家权力构成最稳定的要素及外交政策的

重要考量条件。 尽管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 国家的地理空间属性也是无法

忽视的。 伊朗的陆地及水上边界线分别为 5434 千米和 2410 千米。⑥ 与其他

国家一样， 边界纠纷常常导致地缘冲突。⑦ 在漫长的地理边界上， 伊朗与阿

拉伯国家的岛屿之争， 与伊拉克的边界争端， 与俄罗斯、 阿塞拜疆、 哈萨

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关于里海法律所有权的纷争等成为伊朗外交考量的本

质部分之一， 屡次触动伊朗地缘政治的敏感神经， 给其地缘政治原景蒙上

了暴力交往的阴影。
然而，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 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导致世界及

中东地区局势发生历史性的转变。⑧ 从有利的方面看， 冷战烟消云散逐渐消

弭了国际争端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世界局势总体处于缓和与发展时期。 国

家利益至上的观点冲击着以往国家关系中的传统桎梏， 国际关系环境得以改

善的同时， 务实与合作之风渐盛， 客观上为伊朗摆脱孤立地位提供了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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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Amuzegar Jahangir， op. cit. ， pp. 64 - 65.
Amuzegar Jahangir， “ The Iranian Economy Before and After the Revolution，” Middle East Jour-
nal， Vol. 46， No. 3， 1992， p. 418.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32.
Gertjan Dijkink， National Identity and Geopolitical Visions： Maps of Pride and Pain，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p. 42.
Deborah Cowen and Neil Smith， “ After Geopolitics？ From the Geopolitical Social to Geoeconom-
ics，” Antipode， Vol. 41， No. 1， 2009， pp. 25 - 26.
张铁伟： 《列国志： 伊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第 76 页。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p. 44 - 45.
刘中民： 《当代伊朗外交的历史嬗变及特征》， 《宁夏社会科学》 2011 年第 1 期， 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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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往气候”。 就地区层面而言， 以地缘政治视角审视， 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

侵震惊了中东国家， 海湾国家的衡量尺度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 开始视伊

朗为地缘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 收敛了敌视与争斗的意向。 从不利的方面看，
海湾战争后， 伊朗不得不面对美国军事力量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现实， 地

缘政治风险提高。 此外， 冷战后美国将战略重点逐步转向遏制地区强权， 在

政策方面给伊朗套上 “紧箍咒”。 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 给伊朗外交政策转变

以积极的拉动和被迫的推动作用， 伊朗开始寻求缓和与海湾及中东国家的关

系， 放低地缘政治姿态， 尽量规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二 地缘政治缓和与合作： 实用主义外交行为及成果

基于内部和外部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 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外交由

激进转向务实， 缓和与合作成为双边及多边关系中的主流思想。 客观上，
形势决定手段及方法。 拉夫桑贾尼政府外交转向的核心目的是， 为伊朗经

济重建创造平稳的国际及地区环境， 以外部交往带动经济发展， 力求休养

生息、 广结商友、 促进发展。
第一， 从区域内地缘政治层面上看， 伊朗开启了与中东国家的缓和性

外交实践。 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的首要外交任务便是与海湾国家为主的中

东国家弥合裂痕， 构建平稳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 自 1988 年， 伊朗每年都

会在国际会议上向邻国示好， 强调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渊源。① 1990 年 8 月

2 日，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时局突变， 成为伊朗与海湾国

家战略缓和的历史性契机。 伊朗外交部在第一时间严厉谴责伊拉克方面的侵

略行径， 要求其立即、 无条件撤军。 同年8 月底， 伊朗当局不顾国内强硬保守

派反对， 高规格接待来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 在会谈中， 拉夫桑贾尼总统表

示， 伊朗尊重科威特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支持恢复萨巴赫家族的统治地位。
伊朗的态度赢得了海湾国家的赞许。 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 “敌人

的敌人便是朋友”， 海湾国家需要伊朗在伊拉克地缘东翼予以制衡。 1990 年 12
月， 海湾合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海合会”） 高级会议在卡塔尔举办。 在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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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ght， September 1993， p.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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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 海合会国家表示欢迎伊朗参与到地区安全构建进程， 并将与之合作。
借此机会， 伊朗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中东国家外交关系逐渐升

温， 双边合作也拓展到政治和经济领域。 1990 年 11 月， 伊朗方面提议与海

合会联合建设地区市场。 拉夫桑贾尼表示： “我们应当努力维护地区稳定，
对伊朗而言， 信任邻国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①， “伊朗没有成为海湾警察

的意愿， 更没有羞辱或威胁邻国的初衷。”② 1991 年 3 月， 伊朗外长阿里·
阿卡巴·韦拉亚提 （Ali Akbar Velayati） 与沙特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

行会谈， 决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 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 伊朗人前往麦加

朝觐得以解禁。 1991 年 6 月 18 日， 10 余万伊朗穆斯林平静地到麦加朝觐。
拉夫桑贾尼总统要求这些朝觐者尊重沙特法律法规， 约束自我行为； 伊朗

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签署手谕， 要求什叶派不许在麦加及其他地区扰乱

宗教仪式。③ 与埃及关系方面， 1991 年， 伊朗计划派代表团赴埃及开启复

交谈判， 但未能成行。 1994 年， 伊朗再次向埃及释放温和信号， 表示尊

重埃及的爱资哈尔教法权威， 减少对埃以和解政策的批评， 并停止对埃及

境内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支持。④ 与土耳其关系方面， 早在 1991 年伊朗副总

统哈桑·哈比比 （ Hassan Habibi） 访问土耳其时， 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安全

问题与土方领导人交换了意见。 1996 年 8 月， 土耳其总理内吉梅丁·埃

尔巴坎 （ Necmettin Erbakan） 访问伊朗， 两国签署了包括运输、 电力、 能

源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 总价值达 200 亿美元， 拉近了两国之间的经贸

关系。⑤

第二， 从跨区域地缘政治层面上看， 伊朗与西方国家进行了战略试探

性外交实践。 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 伊朗的外交考量极为复杂， 既批判美

国的遏制行为， 又以较为务实的态度处理和美国的关系， 争取本国利益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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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 Uzmez， Iranian Nuclear Crisis and Its Impact on US-Iranian Relations between 1953 - 2008，
Middle East Technical University， 2010， p. 36.
John L. Esposito and R. K. Ramazani， Iran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219.
Reza E. Amiriand and Ku. H. K. Samsu， “Role of Political Elites in Iran-Saudi Economic Coopera-
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Vol. 1， No. 12， 2011， p. 109.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p. 66 - 68.
Muriel M. Weissbach， “ New Strides Forward in Eurasian Land-Bridge Policy，” Executive Intelli-
gence Review， Vol. 24， No. 4， 1997， p.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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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化。 事实上， 美国也采取实用主义外交政策， 早在两伊战争时期， 就秘

密向伊朗出售武器。① 拉夫桑贾尼时期， 黎巴嫩人质危机成为伊朗与美国试

探性外交的突破口。② 1989 年， 美国乔治·H. W. 布什总统希望伊朗能够协

助解决黎巴嫩人质危机， 并以双方之间建立互惠机制来缓和两国关系。 伊

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则表示， 将寻求无条件释放人质的办法，③ 美国需要放弃

对伊朗的无理由敌视政策， 并归还被冻结的伊朗财产。④ 与政治对话相对应

的是， 伊朗与美国的经贸交往并未完全中断。 由于伊朗对人质危机的斡旋，
1990 年底， 美国单方面放松了对伊朗的制裁。 1991 年 6 月， 美国财务部允

许本国石油公司从伊朗进口 250 万桶原油； 1992 年， 约 1 / 3 的伊朗原油被

美国公司购买。⑤ 直至克林顿政府对伊朗推行遏制政策后， 伊朗方面仍对美

伊关系抱有一定希望。 1994 年， 拉夫桑贾尼总统曾表示： “我一贯反对与美

国断绝一切联系。 美国向我们提供所需的零配件， 我们则卖给他们石油；
两国的经济联系不会中断， 必须保留适当的对话途径。”⑥

就与欧共体 （欧盟） 的外交关系而言， 双方的交往利益具有高度契合

性。 伊朗将欧共体 （欧盟） 国家视为信贷、 投资等国际金融事务的重要伙

伴， 有利于伊朗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重建。 对欧共体 （欧盟） 国家来讲，
伊朗不仅蕴含丰富的油气资源， 还拥有数千万人的大市场， 且在中东什叶

派地区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伊斯兰革命之后， 双方的交往表现出两轨

制的特征， 即文化观念、 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的纷争与经贸领域的联系。
拉夫桑贾尼政府时期， 着重缓和政治方面的相关矛盾， 为经贸交往提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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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真：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4， 第 87 页。
1982 年黎巴嫩战争爆发后， 美国及西方国家多名公民被黎巴嫩真主党绑架为人质， 在处理

人质危机过程中， 美国里根政府被爆出了以色列、 美国、 伊朗之间用武器换人质的 “伊朗

门” 事件。 至老布什总统上台初期， 黎巴嫩人质危机仍未解决。 参见 Hala Jaber， Hezbol-
lah： Born With a Vengean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13。
Timothy Natiali and Blind Spot，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n Counterterror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5， p. 211.
Doneete Murray， US Foreign Policy and Iran： American-Iranian Relations Since the Islamic Revolu-
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 73.
Hooshang Amirahmadi， “Iran’s Regional Oil Policy： The Policy： The OPEC Factor，” Middle East
Insight， September 1993， p. 50.
Ibrahim M. Y. Alnahas，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the Revolutionary Iran Foreign Policy：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Political Factors in Shaping the Iranian Foreign Policy 1979 - 2006，
Morgantown： West Virginia， 2007， p.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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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 除协助解决黎巴嫩人质危机之外， 伊朗将拉什迪事件①作为缓和双方政

治关系的突破口。 尽管拉夫桑贾尼总统无权更改法特瓦， 但他宣布在政府

层面， 该法特瓦不予执行， 排除了与欧洲关系的一大障碍。②

在经贸方面， 1989 ～ 1993 年， 从德国、 意大利、 法国、 英国、 比利时等

欧洲国家的进口额占伊朗年均进出口总额的 40% 左右。③ 至 1995 年， 欧盟成

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 与欧盟国家的贸易额占伊朗整个出口额的 36% ，
其中出口的商品中 75% 是石油。④ 伊朗从国外购买的电力及其他重型设备

中， 45% 来自欧盟国家。 1989 ～ 1996 年， 伊朗与德国共签署 300 余项经贸

协议， 贸易额累积达 100 亿马克。 1994 年， 伊朗爆发经济危机之时， 德国

果断将伊朗所欠的 42 亿马克债务延期。⑤ 1991 年伊朗工业部长访问法国，
双方在机械、 汽车、 能源、 农产品、 技术引进等多方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1996 年， 伊朗从法国引进 3 项技术， 并达成通信卫星合作协议。⑥ 1991 年，
伊朗从英国购进了一批现代化军事装备及电子元件。⑦ 1992 年， 英伊之间的

贸易额比 1989 年增长了一倍左右。
第三， 从泛区域地缘政治层面上看， 伊朗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进行了

合作性外交实践。 从历史上看， 西亚与中亚地区的陆路联系甚为紧密， 更

与俄罗斯有着泛区域性的地缘政治互动。 总体而言， 西方与海湾国家对伊

朗存有疑虑， 伊朗的地缘政治回旋空间不足， 需要借助北方沿线的泛区域

地缘政治力量谋求国家生存与发展之道。 此外， 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技术封

锁渐严， 伊朗急需俄罗斯先进的石油开采、 军工研发、 核能利用等技术。
彼时伊朗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逐渐缓和； 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经济凋敝，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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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什迪事件是霍梅尼时期遗留下来的伊朗与欧共体 （欧盟） 国家间矛盾的焦点问题。 1988
年 9 月， 英国穆斯林公民萨勒曼·拉什迪出版小说 《撒旦诗篇》， 书中以粗鄙、 猥亵的描

写方式， 影射伊斯兰教禁忌， 在伊斯兰世界掀起轩然大波。 霍梅尼随即发布一道法特瓦，
悬赏全球追杀拉什迪及参与小说出版的工作人员。 欧洲多国政府对伊朗政府的行为予以指

责， 此后双方龃龉不断。 参见 〔美〕 埃尔顿·丹尼尔 《伊朗史》， 李铁匠译， 中国出版集

团东方出版中心， 2010， 第 226 页。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93.
王新中、 冀开运： 《中东国家通史： 伊朗卷》， 商务印书馆， 2002， 第 401 页。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95.
Seyyed H. Mousavian， Iran-Europe Relations：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New York： Rout-
ledge， 2008， p. 2.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95.
Anoushiravan Ehteshami， op. cit. ， p.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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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衰退， 既希望能够与伊朗合作抵御美国在中亚及里海地区的战略扩张，
又期待发展与伊朗的经贸活动。 1989 年， 拉夫桑贾尼访问苏联， 并签署了

涉及经济、 军事的一系列协议， 包括售卖给伊朗米格 - 29 和苏 - 24 战机。①

1990 年， 伊朗恢复向苏联供应天然气。 1991 年底， 两国举行谈判， 并就天

然气供应、 炼油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 1992 年， 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布什

尔核电站项目协议， 俄方许诺在核技术研发等关键领域， 如防辐射、 核安

全、 原子同位素生产及运用等技术， 对伊朗予以支持和帮助。②

苏联解体与中亚国家独立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 在全

球石油贸易中， 中亚地区能源蕴藏量巨大， 但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外运

出口。 由于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 如果采用经济型外运即海运的形式， 取

道伊朗是最佳的选择。 伊朗地缘战略地位再次凸显。③ 此外， 冷战数十年

间， 苏联如同奥斯曼帝国一样完全堵住了中亚通往欧洲的道路， 1991 年之

后， 通向欧洲的大门得以重新开启。 伊朗政界精英敏锐地意识到， 中亚国

家的独立对伊朗而言既是机遇， 又是挑战。 单从伊朗自身实力而言， 无法

阻止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扩张， 更不足以弥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真空。
因此， 伊朗与俄罗斯开展紧密的政治合作， 以南北战略轴线 （莫斯科—埃

里温—德黑兰） 抗衡东西战略轴线 （华盛顿—安卡拉—巴库—塔什干）。 同

时在石油运输方面， 美国所规划的东西管线 （杰伊汉管线） 与俄罗斯和伊

朗所规划的东北管线 （巴库—诺沃西彼斯克—里海管道—伊朗管道—海湾）
之间的激烈竞争， 体现了战略与经济利益上的博弈。④

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及其实践， 不仅缓和了与其他国家间的

关系， 摆脱了所处的孤立形势， 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国家经济。⑤ 尽管当

时伊朗经济形势因国际油价和制裁等问题震荡不稳， 但从深层次看， 境外

投资额增多促使伊朗私有化部门数量增加。 拉夫桑贾尼时期， 伊朗经济结

121

①
②
③
④
⑤

Anoushiravan Ehteshami， op. cit. ， pp. 148 - 149.
Anoushiravan Ehteshami， op. cit. ， pp. 185 - 190.
刘强： 《伊朗国家战略地位论： 一种全球多视角的解析》，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7， 第 120 页。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62.
Frederic Wehrey and Karim Sadjadpour， “ Elusive Equilibrium： America， Iran， and Saudi Arabia
in a Changing Middle East，”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2， 2014， http： / /
carnegieendowment. org / 2014 / 05 / 22 / elusive-equilibrium-america-iran-and-saudi-arabia-in-changing-
middle-east / hbec， 2017 - 06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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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的调整初步完成， 并与全球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反向促使外交政

策向更务实的方向转变。 1989 年， 公有制经济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中占

20% 左右， 承担了 60% 的政府财政支出， 雇用了全国 1 / 3 的劳动力。① 伊朗

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 政府公开出售 800 余家公有制公司， 但私有化进程较

为缓慢。 根本原因是这些公司负债累累， 局限于国内市场， 无法吸引私营

买家。 但是， 这些公司大多为石油等能源部门， 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 外

国买家投资增多； 对外贸易扩充了伊朗的国内储备金规模， 中央银行有更

宽裕的资本采取政策杠杆支持经济私有化。 此外， 私有化进程发展了伊朗

的外包经济模式， 使私营企业、 公有企业、 政府之间产生新的经济联系。
逐渐强大的私营部门为经济进一步开放提供动力， 并促使政府寻求与国际

市场保持健康稳定的互动关系， 进而对政府的外交考量施以影响。
更重要的是， 私营部门的发展扩大了中产阶级的比例， 在政治、 社会、

文化等方面， 中产阶级成为民意所向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伊朗政治体制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 伊朗的宗教人士利用清真寺礼拜和

宣讲对民众的政治生活加以引导； 90 年代后， 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政治活动

在中产阶级的政治领域越发力不能及。 他们追求新的政治与文化形态， 与

保守传统的宗教人士的思想差距越来越远。 在务实派与传统保守派的争论

中， 民众更多地支持前者， 开始以批判性的言辞评论伊斯兰思想意识形

态，② 认为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无法变为私营企业所带来的就业机会。 随着

民众政治诉求的转变， 伊朗的地缘政治愿景也朝着更开放的方向调整。 政

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的转变， 促使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态趋于温和与务实。
民众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赋予改革派政治精英力量， 为哈

塔米上台执政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民意基础。③

三 地缘政治结构与形势掣肘： 伊朗外交转向的困境

拉夫桑贾尼时期， 伊朗外交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孤立的地缘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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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Ali Gheissari and Vali Nasr， Democracy in Iran History and the Quest for Liberty， New York：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22.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24.
Ali Gheissari and Vali Nasr， op. cit. ， pp. 124 -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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僵局， 发展了国家经济， 甚至为国内政治势力间的分化嬗变提供了助力。
然而， 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 伊朗与其他国家间的外交摩擦增多， 缓和与

合作的步伐也被迫日趋放缓。 在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语境下， 地缘政治作

为一种社会的、 文化的和政治的实践， 不仅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纷争、
地区层面的冲突博弈， 也涵盖社会及文化所衍生的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和

实践的影响。① 因此， 伊朗外交转向所遭受的地缘政治结构与形势掣肘， 既

与国内政治体制有关， 又与地区及国际形势紧密联系。
第一， 伊朗混合型政治结构和宗教体系的外交职能化， 限制了实用主

义的外交实践， 并扰乱了国家的一元化外交路径。 法基赫体制是伊朗政教

合一政治体制的核心， 乌莱玛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统属地位。② 因此，
宗教领导人不仅管控政府的政策空间， 还拥有完整的宗教办事体系， 可以

越过政府部门行使国家权力。 长期以来， 宗教体系与共和国体系在政策与

实践上的分歧和掣肘， 成为伊朗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
伊朗的外交实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轨制， 而是最高精神领袖与总统拥有

各自的外交执行机构。 通常而言， 国与国层面上的外交政策与实践由总统

及外交部等行政机构规划落实， 但须取得最高精神领袖的认可； 与非国家

行为体、 个人之间的外交事务则完全由最高精神领袖控制下的伊斯兰革命

卫队等机构负责。③ 对于拉什迪事件， 伊朗保守派宗教人士申明将会贯彻法

特瓦的指示， 特别是在周五祷告中反复重申对拉什迪的全球追杀是神圣且

有理可循的。 保守派宗教人士不仅利用自身的权力体系暗杀身在欧洲的不

同政见者， 还弹压伊朗的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④

宗教权力体系的做法在拉夫桑贾尼第二总统任期内严重冲击了伊朗与

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 引起了西方制裁的加剧， 伊朗政府的前期外交努力

321

①

②
③

④

Laura Jones and Daniel Sage， “ New Directions in Critical Geopolitics： An Introduction， With
Contribution of ： Gearoid O Tuathail， Jennifer Hyndman， Fraser Macdonald， Emily Gillbert and
Virginie Mamadouh，” Geojournal， Vol. 75， No. 2， 2010， pp. 319 - 320.
蒋真： 《后霍梅尼时代伊朗政治发展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4， 第 86 页。
Afshon Ostovar， “Sectarian Dilemmas in Iranian Foreign Policy： When Strategy and Identity Poli-
tics Collide，”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30， 2016， http： / / carne-
gieendowment. org / 2016 / 11 / 30 / sectarian-dilemmas-in-iranian-foreign-policy-wthen-strategy-and-i-
dentity-politics-collide-pub-66288， 2017 - 06 - 21.
Ali Gheissari and Vali Nasr， op. cit. ， p.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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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事倍功半。 归根结底， 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之间双头政治的权力之争，
是伊朗外交令非出一门的原因所在。 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上任之初的合

作较为融洽， 被誉为是 “骑着双人自行车” 的政治模式。 拉夫桑贾尼负责

经济重建和外交事务， 哈梅内伊则对道义和精神问题、 伊朗与伊斯兰运动

的关系等进行指导。① 然而， 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 两人产生了诸多矛盾，
原因在于： 一是伊朗政治体制下， 最高精神领袖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最高领

导人， 且与保守派势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拉夫桑贾尼的一系列

经济改革和外部交往不可避免地侵犯了保守派的利益， 甚至与伊斯兰意识

形态及霍梅尼思想相抵触， 自然引发了政治博弈； 二是拉夫桑贾尼认为国

家经济建设应为第一要务， 主张与美国缓和关系，② 而哈梅内伊具有严重的

反美倾向， 基于维护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 不主张改

善与美国关系。③

第二， 地缘政治文化分歧， 导致伊朗与其他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信任

感淡薄。 中东地区有几大地缘政治势力， 即亲西方的以色列势力、 以沙特

为首的海湾君主国势力、 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 埃及势力等。 由于伊

朗的宗教派别、 民族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特性， 加之其外交取向不只想成为

什叶派势力的盟主， 还想在伊斯兰世界中担当领导者。④ 因此， 伊朗与中东

其他地缘政治势力的分歧明显， 特别是与海湾国家之间具有历史文化敌视、
经济利益冲突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 彼此之间猜忌、 恐惧心理长期存在。⑤

此外， 伊朗与西方国家， 尤其是与美国之间地缘政治文化敌视感也颇为

严重。 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中指出， 文明的冲突将决定未来国际政治的走向， 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

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间的断层线上。⑥ 从美国的地缘政治视角来看， 伊朗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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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铁铮主编 《世界现代化历程 （中东卷）》，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0， 第 189 页。
Ray Takeyh， Guardians of the Revolution： Iran and the World in the Age of the Ayatollah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14.
金良祥： 《伊朗外交的国内根源研究》，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5， 第 101 页。
R. K. Ramazani， “Ideology and Pragmatism in Iran’s Foreign Policy，”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58，
No. 4， 2004， pp. 553 - 555.
Jeffrey Martini， Heather Williams and William Young， “ The Future of Sectarian Relations in the
Middle East，” Rand Corporation， 2017， www. rand. org， 2017 - 06 - 23.
Samuel P. Huntington， “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Foreign Affairs， Vol. 172， No. 3， 1993，
p. 22.



社科
院数
字水
印内
容:
FTh
9/tP
Jvsa
4F8
ICr
HH
pfA
7O
zwm
jZN
/ky
Yyv
6A
Ni4
Gw
6xY
54y
Y1b
X7d
u3V
f7c
fje

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的动因、 行为与困境： 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考察

是地区的强大力量， 冲击着美国全球及地区霸权的地缘政治构想； 伊朗所引

领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还与美国的价值观存在较为严重的冲突。 在此问题上，
伊朗则表现得更为明显， 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子阿哈默德公开表示， 美

国只是想控制海湾地区， 伊朗革命卫队应给予反击； 前任内务部长及哈梅内

伊本人都认为， 应该以 “圣战” 的方式与之对抗。①

第三， 海湾地区的安全剩余稀缺， 激发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多变。 在现

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语境下， 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 彼此间怀疑

与恐惧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它们感到安全稀缺。② 当第一个国家增强势力以

保证自身安全时， 第二个国家相对势力的下降会产生猜忌与防备心理， 促

使其增强实力， 因此每一方增强实力的独立行为， 都会使双方更不安全。③

长久以来， 以沙特和伊朗为代表的两大宗派主义势力的斗争制约了地缘政

治的合作空间。④ 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地缘政治纷争由来

已久。 事实上， 在拉夫桑贾尼政府缓和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同时， 双方之

间的矛盾仍时隐时现。
1991 年初， 海合会国家与叙利亚和埃及举行会谈， 签署了 《大马士革

宣言》 （Damascus Declaration）， 海合会国家出资 100 亿美元， 邀请叙利亚和

埃及军队驻扎在海湾地区。 伊朗对海合会将其排除在地区安全框架之外表

示极其失望， 更对此后西方国家的驻军加以指责。 此外， 两伊战争后， 海

湾三岛⑤问题并没有解决， 长期影响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 1992
年， 拉夫桑贾尼登上阿布穆萨岛， 引起海合会国家的强烈反应， 双方频放

狠话， 拉夫桑贾尼更是发表强硬讲话， 声言： “谁想登上这些岛屿， 必先通

过血染的海洋。”⑥ 阿布穆萨危机后， 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签订一系列防卫协

议和武器销售合同， 在 20 世纪整个 90 年代， 美国向这些国家出口了 970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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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24.
John H. Herz，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231.
〔美〕 小约瑟夫·奈： 《理解国际冲突： 理论与历史》， 张小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第 23 页。
Juan Cole， “A ‘Shiite Crescent’？ The Regional Impact of the Iraq War，” Current History， Janu-
ary 2006， p. 20.
海湾三岛指阿布穆萨岛、 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 伊朗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都声称自己拥有

三岛的主权， 但伊朗实际占有三岛并与阿联酋共同管理阿布穆萨岛。
赵克仁： 《海湾三岛问题的由来》， 《世界历史》 1998 年第 4 期， 第 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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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的武器。① 对于海合会国家的举动， 伊朗越发感到地缘上的威胁， 并加

紧研究包括核能在内的军事装备技术。 正如其外交部副部长所言： “我们的

邻国， 一个接一个地与西方国家签署防卫协议， 为什么我们不能购买军事

装备， 增强实力呢？”②

第四， 地缘政治时局的遏制因素， 限制了伊朗外交转向的范围。 结构

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与影响紧密联系起

来， 结构中隐含的等级秩序影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配。③ 整体而言， 拉夫

桑贾尼时期， 美国处于国际体系的结构顶端， 在中东地区的国家间关系结

构上也处于主导地位， 伊朗不仅无力与之抗衡， 更饱受地缘政治的遏制之

苦。 尽管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的外交政策趋于缓和与务实， 但从美国的地

缘政治视角看， 一个不亲美的伊朗的稳定与强大， 无形中与美国的中东战

略对冲。 此外， 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等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联系甚密， 反对

美国所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等， 持续挑战美国的中东政策。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 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比以往更严厉的制裁， 并企

图颠覆伊朗政权。 1995 年， 美国国会通过法案， 准许拨款 2000 万美元用于

颠覆伊朗现政权。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随后宣布， 伊朗同样拨款 2000 万

美元用于抵制颠覆伊朗政权的行为。 美伊关系受此影响降至冰点。 克林顿

总统在讲话中说： “我确信， 对伊朗实行贸易禁运是我们让伊朗停止研制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继续支持恐怖主义最有效的办法。”④ 1996 年 8 月， 《达

马托法案》 出台， 对伊朗油气投资进行严格制裁； 次年， 克林顿政府禁止

美国的商品由第三国渠道输入伊朗。 在为制裁政策辩护时， 克林顿总统表

示： “决不能姑息资助且保护恐怖分子的国家， 你白天与它们进行贸易， 夜

晚他们便杀害你和无辜的平民。”⑤ 可以说， 克林顿政府的遏制政策打击了

伊朗寻求改善外交关系的政策取向， 并持续影响到伊朗在地区层面与美国

盟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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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24.
Sena Uzmez， op. cit. ， p. 38.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 Hill Publishing Companies，
1979， pp. 88 - 90.
吴成： 《美国对伊朗制裁效果分析》， 《西亚非洲》 2008 年第 11 期， 第 76 页。
Eva Patricia Rakel， op. cit. ， p.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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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的动因、 行为与困境： 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考察

结 语

依上所述， 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外交转向是顺势而为、 谋求发展的

策略性外交努力， 既取得了改善地缘政治环境、 谋求国家经济利益等成果，
也遭遇了国内政治体制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掣肘的困阻。 客观上看， 拉夫桑

贾尼时期的外交转向， 可以认为是伊朗外交发展历程中新阶段的开始， 标

志着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伊朗对外交往上的作用逐渐减弱， 国家

利益成为制定外交政策与具体实践的重要考量因素。 从拉夫桑贾尼开始，
到哈塔米， 再到鲁哈尼， 伊朗外交更具实用主义色彩， 也更为灵活变通。
2015 年 7 月 14 日， 在 “5 + 1” 框架下经过艰苦谈判后， 伊朗核问题最终达

成历史性的全面协议。 谈判期间， 一系列务实的外交努力与突破改善了伊

朗的国际环境， 长达十余年的制裁枷锁逐渐解除， 伊朗得以获取更多的经

济利益。 然而， 即使鲁哈尼政府在伊核谈判上取得重大成果， 伊朗外交面

临的内外阻碍仍在， 似乎伊朗实用主义外交行为的循环终究绕不出拉夫桑

贾尼时期的范式。
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外交转向与实践， 不仅具有转折的历史意义，

还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 映射了当前伊朗外交发展路径选择的现实意义。
那就是， 寻求改变的实用主义外交人士仍然在强硬保守派围堵下的国内政

治中周旋， 地区及次地区也总是交替显现着紧张与缓和的形势。 面对内政

外交的诸多困阻， 能否在理论范式上找到一种颠扑不破的伊朗外交良性发

展的合理路径？ 问题在于， 伊朗外交必须抓住变革时代的国家利益准绳，
利用好自身的地缘战略优势， 规避不利的内政外交因素。 从根本上讲， 国

家利益最大化是一国外交实践的核心使命。 伊朗只有摒弃文化观念的分歧

与宗派思想的束缚， 才能在冷战后追求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潮流下应付自

如， 才能于动荡纷扰的中东乱世中稳定地区局势、 谋求战略发展， 才能承

担起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外交责任与担当。 回看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历

程， 虽然伊朗在什叶派地区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 也曾站上伊斯兰复兴

运动之潮头， 但伊朗的外交实践过于激进， 将与其他国家什叶派民众文化

与历史的联系演变为扩张性的地缘政治战略，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对

冲过于锋芒毕露， 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回旋余地而陷入困局， 丧失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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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优势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在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视角下， 地理区域价值的不同会对其他国家的

外交政策产生不同的吸引力。 伊朗资源型、 战略性、 文化性、 区域型的地

缘政治属性， 在外部交往中具有很强的价值特性。 因此， 如何制定合理的

外交政策， 是发挥地缘政治优势， 拉动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更是保持战略前行之力， 绕过地缘政治中激流险滩的关键所在。 事实上，
利用好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 是伊朗外交最方便贯彻和执行的战略政策。
然而， 最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解决地缘因素与历史文化交往中凝结的传统

政教问题， 是伊朗摆脱内外交往中非良性互动循环的根本。 居于一定地理

区域内的国家， 种族、 资源、 历史、 文化等背景因素对国家政体及内外政

策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对于承载历史遗产的伊朗混合型政治体制而言， 宗

教因素在外交政策制定与实践中， 或多或少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关键在于，
如何协调政教之间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方式， 如何转变宗教人士的外交观

念， 如何提升宗教体系中的现实国家利益属性。 这注定是一个长期转变的

内生与外扰的杂糅性过程， 不可盲目盼其速成， 更不可始终不做改变。

[责任编辑： 申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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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tives， Behaviors and Dilemmas of Iranian
Diplomatic Transition in the Period of

Rafsanjani： Based on Critical
Geopolitical Theory

Chen Xiaoqian

  Abstract： Based on the critical geopolitical theory， the Iranian diplomacy
turned from radical to pragmatic in the period of Rafsanjani. The reason are as fol-
lows that： geopolitical culture turned from the reestablish Ummahto the nation-
state； the urgent need to obta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the effected by
relaxation of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regional changes so as to the foreign poli-
cies had gradually becoming moderate and pragmatic. During this period， Iranian
pragmatic diplomacy behaviors include that smoothed tensions between Middle East
countries in regional level， conducted the strategic tentative foreign practice in
cross-regional level， reinforced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pan-reginal level. Therefore， Iranian foreign relation-
ships gradually broke away from the isolated situation and advanced the progress of
economy rebuilding， moderate and pragmatic political forces who to been grown in
the meantime. The pragmatism diplomacy policies and behaviors were suppressed
by religious political function， however， additionally the thin trust with other geo-
political actors， the surplus of security to stimulate the tension of geopolitical situ-
ations and the containment policy from US which were brought about the difficulties
of Iranian diplomacy transition. In general， Iranian diplomacy transition in the pe-
riod of Rafsanjani to bore the historical missions and has positive enlightenment to
the Iranian diplomacy in today， such as only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geopolitical
advantages and eliminate the religion function in diplomacy can be obtain more ge-
opolitical interests.

Keywords： Critical Geopolitical； Rafsanjani； Iranian； Diplomacy Transi-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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